
贻海扶着冯氏坐下，帮她捡起
碰在地上的碗，剩下的小半碗面糊
流了一地，冯氏浑然不顾，兀自抓着
他。贻海轻声一咳，冯氏算是明白
过来，失神地缓缓松手，道：“见笑了，
赵长官。”贻海道：“夫人也不必心
焦。在下有一言，还望转告沈行
长。待抗日成功、内战未起时，沈行
长最好急流勇退，举家迁到国外，即
便不愿出洋，去香港也是好的，不管
两党打成什么样子，香港总归是法
外之地，有什么前情原罪的，也可以
忽略不计。这是上策。”顿了顿，又
道：“若沈行长自觉一时无法脱身，
不妨索性写个报告，呈给省府主席，
将来龙去脉做一澄清，甘愿接受调
查甄别。请夫人放心，抗战之后势
必戡乱，且战后正是用人之际，沈行
长又无大错，再舍些钱财，可保无
虞。只是千万不可再有侥幸。一个
姓贾的就折腾成这样，一群狼闻着
腥过来，可怎么得了？”

贻海言辞恳切，说得又丝丝在
理，即便是冯氏这样不问世事的贵
妇，也听得清轻重缓急，当即便点头
道：“你说的全对。等我回到洛阳，
一字不漏都会讲给老爷的。”

冯氏刚才情急之际，眼里星光点

点，绽的都是泪花，这时才意识到忘
情，忙顾向他处，悄悄拭去了。这本
也是常见之态，在贻海看来，却是别
有一低头的风韵，便笑道：“我姑妄言
之，你就姑妄听之好了，不过我的几
个煎饼，看来都祭了土地奶奶——”

冯氏见他说得调皮，刚要回他
一句，却冷不丁传来一阵枪响，接着
是急促的对射。冯氏和贻海都是勃
然色变。枪声是从胡同口传来的，
正是牛少校和伤兵们藏身之地，大
清早的就有枪声，不用想，是鬼子伪
军的搜捕队到了。冯氏猛地叫起
来：“小姐！奕雯！”外边却无人答
应。贻海惊道：“糟糕，难道小姐去
了他们那里？”

冯氏脸色苍白惨淡，不顾一切
地冲出灶房，直奔院门而去。贻海
摸出腰间的马牌撸子，一边跟上一
边打开保险，又探了探兜里，两个备
用弹匣硬硬的还在。冯氏已经来到
门口，正待出门，贻海死死拉住，拽
她回来，低声道：“别添乱，有我。”冯
氏急道：“小姐不在家，肯定就在那
里！”贻海示意她别作声，轻手轻脚
开门，探身出去。门外便是巷子，巷
口果然站了三五个日伪军，正举枪
朝里射击。贻海略一定神，朝冯氏

看了一眼，也不吭声，即刻推门出
去，冯氏慌慌张张伏在门口张望。
但见贻海两手高举，叽里呱啦说了
几句日语，枪声稍停，贻海走上前
去，蓦地掏枪便射，鬼子伪军猝不及
防，当场被撂倒两个，剩下的要逃，
也被贻海击毙。奕雯提枪出来，刚
想跟贻海说什么，冯氏早跑过来，一
把抓住她，扭头就朝贾宅那里跑
去。奕雯挣也挣不脱，只得随她跑，
却又回头望着贻海，眼里面都是
话。冯氏在前，奕雯在后，像是拖着
一叶在沉没的小舟。

贻海进院，院子里外倒着七八
具尸体，多半是鬼子伪军，国军伤兵
也有牺牲的。牛少校却不在，一早
出门取药了。贻海心知鬼子顷刻就
到，不敢再拖延，让他们赶紧到贾
宅，先躲起来再说。不料伤兵们都
摇头，异口同声说牛少校临走时交
代了，若是不幸碰到鬼子搜捕，战死
也罢，逃脱也罢，不可牵连赵长官。
伤兵里两个重伤的，只剩一口气了，
看样子熬不过今天，也挣扎着让轻
伤的先走，他们自会跟鬼子拼命了
断。贻海急得一头火星子，伤兵们
二话不说，拥着他出门，正一脚门里
一脚门外时，远处卡车声已经近

了。一个伤兵一把推开他，砰地关
上了门。贻海站在门口，身边脚旁
都是尸体，其中一个鬼子还在哼哼
着，贻海顺手补了一枪，转身朝贾宅
跑去。门是半掩的，奕雯和冯氏分
立门里两侧，见他进来，立时关住，
落闩顶门。三人来不及喘口气，脚
步声、叫嚷声大作，更加密集的枪声
响起。伤兵们所携弹药本就不多，
抵抗了片刻便消耗殆尽，枪声渐渐

稀疏下来。有汉奸扯着嗓子吆喝，
让伤兵们投降，回应的是一番叫
骂。再过一阵，几声手雷炸响，接着
便再无枪声了。

直到天黑人定，冯氏和奕雯才
放贻海出去。其间鬼子来砸过门，
汉奸虚张声势嚷了一阵，三人躲在
屋里，靠墙席地而坐，奕雯拿着掌心
雷，贻海拿着马牌撸子和南部九四，
只等鬼子进来就舍命拼了。冯氏寻
了半天，觅到一把剪刀，拿块砖石磨
了又磨，揣在怀里，说要扎死一个鬼
子再自尽，想了想，又说怕打不过鬼
子，还是拜托贻海和奕雯多打死一
个，替她先抵了命。奕雯嫌自己的
子弹太少，缠着贻海要那把南部九
四，被他断然拒绝，气得半天不语。
说来也怪，鬼子伪军砸了一阵子门，
见无人响应，居然就离开了，也不进
院搜查。贻海琢磨好半天，分析说
是鬼子人少，已经折了一队人马，无
心再自找麻烦。讲到这里，贻海不
由精神一振，说看来鬼子是不打算
久待了，若是长期驻守，怎会放过任
何可疑之处呢？冯氏和奕雯虽听不
太懂，但闻之也有欣然之情。夜至
戌末亥初，四面再听不见任何动静，
正是灯半昏、月半明。三人收好枪

械，来到院子里。郑县失守时正值
中秋，转眼一周有余，头顶一轮下弦
月，曲曲弯弯，勾勾连连，光亮无
多。贻海悄然推门出去了，不多时
回来，又关上门，表情凝滞沉重，良
久无语。冯氏和奕雯情知为何，也
都不问，各自朝着胡同口那院子的
方向，默默地画十字。

经此大变，三人唯有深居简出，
终日苦熬，盼日军撤退，盼国军归
来。城里一切还是老样子，商旅绝
迹，百业俱废，天天都在死人。牛少
校曾说他住在长春路上的孙家巷，
贻海去过两次，不料两次都是门户
紧锁，他也不敢去叩门，只能远远地
打量一眼。跟牛少校断了联络，城
外的事情也就彻底没了消息，贻海
不免进退失据，心里越来越焦灼，脸
上还得佯作若无其事。时间一长，
奕雯最先耐不住，嚷嚷着要走。冯
氏在一旁恩威并举，又是哄劝又是
施压，好歹稳住了她。既然走不了，
奕雯便整天将自己关在屋里，一把
掌心雷拆了又装、装了又拆，聊为打
发时间。冯氏担心不已，想去陪她
聊天解闷，也被她拦在门外，不得而
入。贻海暗自苦笑，不知这样的日
子何时是个尽头。每到夜晚，奕雯

跟冯氏做了晚课，祈祷之后，便关门
闭户，熄灯睡下。贻海满腹满腔的
事体，如何能说睡就睡得着，躺在杂
物间的地铺上，车轱辘般辗转反侧，
一夕安眠竟成奢求。从天黑到天
亮，不会多一分钟，也不会少一分
钟，对倒头就睡的人来说，当然是太
短，而对失眠的倒霉蛋而言，几乎就
是一生一世。在北平念大学的时
候，一个同学翻译英文诗，偶得佳
句，得意扬扬跟他炫耀，说“深夜难
眠的心里，或是有故事，或是有故
人”。贻海夜夜都难眠，可见是既有
故事，也有故人。

贻海失眠缘起于伤兵们就义那
一日。不知是因为生死来得太猛
烈，还是前一晚的性事来得太突然，
无数次回忆和反刍时，他都怀疑那
些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只是一场春
梦如雨。雨来地皮湿了，雨过复又
干硬。他试图寻到一两点蛛丝马
迹，但不管是房间里，抑或是自己身
上，竟是任何头绪都没有。也可能
真的有，却早已隐于不言，细入无
间，不堪寻觅了。即便是白日里奕
雯躲在房中，只有他跟冯氏
在一处，几回想问她，偏又
不知如何开口。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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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过后，这一
墙蔷薇的枝叶显得格外碧翠。花蕊
间、花瓣尖的露珠，晶莹发亮。光彩和
香泽交融着静静挥洒，馥郁浓厚的香
味氤氲四邻八舍。

这墙，立于我家院门东侧，高两米
余。它一端起于我家大门东，一端止
于堂兄的北屋西墙根。那年，老家新
居落成，房屋后是一片空地，家人将其
开辟成菜园，适时种植大葱、辣椒、茄
子、南瓜、萝卜等菜蔬。大门东距堂兄
家还有20多米，泥瓦匠们除紧靠大门
东留有一个小门方便出入菜园外，就
用砖块将其垒砌了一道墙。几年后的
今天，成就了亮相于眼前的这一墙枝
繁叶茂花香的蔷薇了。

起初，这段短墙内菜蔬葱茏，墙外
却光秃秃的。一墙之隔，两种模样，显
得失衡。何不让它穿上衣裙裾，既悦
目自己，又靓丽他人。若如此这般，岂
不两全其美！

是年春，我从外地回老家访亲，美
化短墙的念头再次萌生。春季，是移
栽植物的大好时节，不容错过。可在
短墙根处栽种些什么好呢？邻居建议
种蔷薇。

老实说，对于蔷薇，我并不陌生，

因曾与其交过手，印象颇深。那是在
高中读书时，一个春季的周六下午，我
从学校返回相距十多里地的家中。途
经一村庄，见一农户墙根处栽种着花
香四溢的蔷薇，生机盎然而又俏丽灵
动，给路人带来了唯美的享受，给缺少
色彩的岁月增加了少有的亮光。于
是，我就动了“移栽”之心。窥探周围
无人，便用瓦片将其根部的刺刮掉，使
出浑身解数拔出三两株，带回家栽种
在了老宅南边的菜园边沿……满心盼
望它有朝一日能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
奇。但因疏于管理，结果却不尽如人
意。蔷薇虽没成活，但我却多了一个
念想，多了一种期盼。念想在我脑海
里几十年不眠不灭，期盼在我生活岁
月的河流里曾激起几朵浪花。我对蔷
薇有某种微妙的钟情痴爱，大概就是
从那时开始的。

相隔多年，有缘重提栽种蔷薇之
事，既出乎预料之外，又在情理之
中。一昔日同窗热情有加，骑上电动
车，掂一把铁镐，带上我从村东溪流
的小桥上驶过，来到一块花圃外。
哦，花圃四周生长着茂盛的蔷薇，绿
色屏障似的。蔷薇根部不远处，小棵
苗一一可见。说明来意，经园丁允

诺，我们刨了十几株小蔷薇苗带回家
栽种、浇水、封土。成活与否，随它去
吧，因我不几日还要离家到远方生
活。没有人打理，只好让其听天由
命，顺应自然了。

寒 暑 变 换 。 几 年 后 的 这 个 季
节，当我再次站在这段短墙前，那时
栽种的蔷薇竟然扎根攀爬开花了。
虽 然 它 姗 姗 来 迟 ，但 终 于 落 户 我
家。这一墙充满诗情的蔷薇，其景
象引诱我久久伫立不忍离开。一簇
簇或红或白或黄或紫或黑色的花
朵，恰到好处地点缀在浓密的枝叶
间，微风荡来，阵阵花香扑鼻袭人。
蜜蜂闻着馨香成群结队赶趟似的飞
来，上下翻飞于花团锦簇间。望着
忙忙碌碌嗡嗡唱着心中歌儿的一只
只小蜜蜂，我忽然想到，这些勤劳的
小蜜蜂知不知道自己的辛勤劳动，
正在酿造农家甜蜜的未来呢？蝴蝶
也三三两两地飞舞于花枝中，亲吻
着花蕊，破解着花语。朵朵小花儿，
似张张无忧欢乐的脸庞在朝我微
笑。是笑我陶醉痴迷，还是笑我耽
溺多情……蔷薇这一佳花名卉，喜光
耐寒，枝条上的刺儿时刻提醒人们要
和它保持距离。因此，这一墙蔷薇，不

受外界任何干扰而长势旺盛，花朵也
开得热烈而奔放。其后得知，我栽种
下蔷薇苗离家后，多亏邻里隔三岔五
前来浇水、施肥，予以精心关照，才使
得蔷薇苗生根发芽，乃至慢慢繁衍成
这人见人爱的一墙蔷薇了。有几枝藤
蔓还攀爬到了我家正院大门的上方，
枝条撩拨着春天的魅力。几朵含苞待
放、半开半露的蔷薇花，好像簪插在从
春风小巷中婉约走来的妙龄姑娘发髻
上的头饰，展示着颇富天然情调的妖
娆，让人心情明媚。

故里风物最知己，草木有情慰平
生。有人说盛开的蔷薇是对于爱情的
憧憬。然而，爱情并不只是一个美丽
的梦。繁花总有凋谢之日，但心中的
最爱却没有凋零之时。蔷薇是恋的起
始，爱的誓约。我爱蔷薇，正像我爱助
长这一墙蔷薇花的左右邻居一样，爱
我在人生的起伏跌宕中需要帮衬时，
每一个为我点亮心灯的人。他们给予
的爱，无论是一个自然的手势，一个善
意的眼神，一抹淡淡的微笑，还是一句
温暖的问候，一次轻轻的握手，一杯清
清的茶水，都拥有坚定信心改变我的
无穷力量，我都视为珍宝，藏于心中，
永不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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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一生中，什么最重要？
这个问题不仅孩子会追问，成年人
也常常陷入深思。日本经营大师稻
盛和夫在其给孩子的新作《培育孩
子的美好心灵》里明确提到：“培育
美丽的心灵最重要。”他还进一步解
释了“一个人的心灵为什么重要
呢？这是因为心灵就像人的画板，
画出的东西就是人生的结果”。

在本书中，作者用 27张漫画故
事、33张精美插图娓娓道来其简单、
质朴的人生哲学，让读者不仅领悟
到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更学到一
整套完整而实用的育儿哲学。据了
解，《培育孩子的美好心灵》在日本

出版后，很快就雄踞日本亚马逊“儿
童向社会学习”第一名。

现在的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将
“行为矫正”及“心理分析”奉为圭
臬，因此在教养过程中，充满紧张与
挫折。但在稻盛和夫看来，养育孩
子远不止是对孩子外在行为的修
正，更重要的是关注孩子心灵的成
长。可以说，这本书不仅孩子能读，
还特别适合家长与孩子共读。在书
中，稻盛和夫告诉家长和孩子，养成
积极的思维方式、常怀利他心、懂得
感恩、做事全力以赴、拥有“火一般
的热情”…… 这些看似平淡的生活
品德，却足以影响孩子的一生。

新书架

♣ 李汶璟

《培育孩子的美好心灵》：稻盛和夫谈育儿哲学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
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
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这样的诗句谁不喜
欢，是天下人的心事。而春天是最容
易让人感到幸福的季节，因为有轰轰
烈烈的花事。

即使不出门，也到处是花开的消
息。迎春花、油菜花、桃花、杏花……
在朋友圈公众号各样空间平台里热闹
地盛开着，也许关山万重，也许素不相
识，却会在某一个时刻为同一朵花的
明媚而心底柔软，为之展露笑容。

自然界的盛世在网络时代看似缺
乏点仪式感，亦有它的好处，看着那些
精心拍摄的花朵图片，总让人眼前明
亮，觉得人人都有一段赤子之心，对美
好的事物有着天然的亲切感。

居住的楼层后原是热闹的市井，
几年前规划，搬的搬，拆的拆，如今是
杂草丛生的荒地，几处破旧的平房里
还住着人家。家里的客厅窗户正对着
这片荒草地。北方的春天性子慢，磨
磨蹭蹭的，那片荒草地一直是又荒凉
又寂寞。常常站在窗前，遥望远处，景

象荒寂，内心里也不免荒寒无依。
花开的消息一到就不一样了，外

面的景象依旧，想着那些花开的声音，
就像是听到了春天咯咯的笑声，心里
似有和风吹过，春阳明媚，春花渐胜，
万紫千红，无边光景。春水东流的惆
怅，外界的纷扰，都抛开了。信誓旦旦
地不要明天，就从此刻，换一个新境
界，洒扫除尘，看繁花静静开。

早上吃过饭无事，站在窗前喝茶，
竟看到荒地里一家平房的墙根处隐隐
约约有一丛绿里点缀着几许明黄，有点
吃惊。想到昨晚看到的一首诗:“流水
小桥江路景，疏篱矮屋野人家。田园空
阔无桃李，一段春光属菜花。”眼前的光

景可不就是诗中的气象，虽是荒地，因
一点花开竟有田园的美感。又在网上
搜了很多油菜花的图片和诗句，虽不能
至，不过倒是可以神游一番。

近日看《红楼梦》，探春写信笺邀
大家起诗社，宝玉接到邀请往秋爽斋
去时，有人给他送来了两盆白海棠，于
是便把诗社的名字定为海棠诗社。看
至此时，不禁想起海棠花盛开的样子。

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提到杜
茶村咏《海棠》诗中的一句“全树开成
一朵花”。海棠花盛开的时候，确实是
这样美的。以前在老君堂住时，旁边
的郊野公园海棠花最多，刚开始一树
胭脂红的花苞苞，很娇美。过不了多

久，花苞苞又变成了白蝴蝶，成千上万
只的白蝴蝶卧在枝上，风一来，翩翩欲
飞，美得人瞪大了眼睛。

翻笔记时，看到了曾记下的汪曾
祺一段话：“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
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
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
子是月亮做的。”月亮做的梨花瓣多
么轻盈明澈，脑海里又涌现出梨花的
形象。那片梨园印象里最深，还是少
年时，梨园在学校的西面，春天，文艺
范的语文老师早晨喜欢带我们去梨
园那边跑步，其实借着跑步的名义去
看梨花。

又看到《桃花赋》中写道：“其花可
以畅君之心目，其实可以充君之口
腹。”“我将修花品，以此花为第一。”桃
花是春天里最多的，也是最富有生活
气息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
子于归，宜其室家”。

往年这个时候，最不喜欢出门的
我也总要出去走走，看几场花开。“心
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这个春天，静下来想想花事，也算不
负韶光了。

聊斋闲品

人与自然
灯下漫笔

♣ 刘传俊

一墙蔷薇满院香

何处不是水云间

一 场 春 雨 过 后 ，田 野 把 一
切 都 准 备 好 了 —— 万 事 俱 备 ，
就 连 东 风 也 不 欠 了 ，只 等 种 子
入 住 。 这 时 的 田 野 ，是 最 仁 慈
的房东，而种子呢，无疑是最受
欢 迎 的 租 客 。 我 在 春 雨 后 回 到
乡 下 ，只 不 过 是 想 和 母 亲 充 当
一 次 中 介 ，让 田 野 和 种 子 适 时
完成它们的契约。

而母亲不仅是当中介，她那
种审慎的态度，更像是嫁女。当
我们来到自家地里时，母亲蹲下
身，挖起一把泥土，用手指轻轻
捻，放在鼻边细细闻，她是在确定
墒情，看看种子是否适合入住，最
后，母亲的检验有了好的结果，她
手一挥：种！

春 种 一 粒 粟 ，秋 收 万 颗 子 。
一粒种子在春天种下，秋天会携
家 带 口 归 来 。 母 亲 和 我 现 在 做
的，就是要把一粒种子嫁给大地。

我 们 开 始 了 劳 作 。 说 实 在
的，我并不是合格的劳动者，因为
太容易分心。天上有“亚篮子”在
叫，实在是婉转动听，我停下手里
的活，仰头望，但看不见。这种
鸟，小时我曾在田间见过，头上

“戴冠”，有王者风度，从百度上
查，似乎是百灵鸟。

让我分心的，还有那些野草野
花。此刻的田野，“生长”是唯一的
主题。如果我这时随便找个地方
坐下去，不一会儿，很可能屁股就
觉得刺挠，站起来低头一看，就能
发现，一株刚破土的草芽，正以冲
天的姿态向我抗议——阻碍它生
长了。放眼望去，一簇簇绿，一片
片绿，郁郁葱葱。这绿，诱人，如果
盯住一片绿看得久了，就感觉这绿
能顺着目光，流到心里来。

母亲对我的走神并不在意，我
小时跟着她到田野来劳作，也是这
样，如果把这算作是一份作业的
话，我永远也不及格。我总是东张
西望，心不在焉。长大后，我穿着
皮鞋在城市东奔西跑，母亲自己守
着这片土地，春种秋收。她已经习
惯了自己一个人劳作。她认为这
是她的考场，而我的考场，在城
市。如果我在母亲的考场上，督考
并为她打分的话，以百分计，我要
给她打一百二十分，那多出的二
十，是对态度的奖励。

母亲划开大地的皮肤，将一
粒粒花生小心投放进去，然后掩
埋。她始终以躬身的姿势，与大
地虔诚对话。我似乎听见她说，
大地啊，我将花生托付给你了，请
你好好照顾。

母亲笃定认为，大地是有耳
的。以前，在秋天，我同母亲到田
地收割庄稼时，先在地头站一会
儿，我有时会预测一下说，这庄稼
啊，能打多少斤。母亲这时会瞥我
一眼：瞎说，要打得更多呢——在

“更多”俩字上，她加重语气。她大
概是认为，这片土地听了我的话，
会对自己得不到正确的评价生气。

我直着身子投下花生，花生
总是不听我的话，跑到沟外去。
母 亲 就 会 对 我 说 ，你 稍 微 弯 下
腰。她是在责怪我对大地不够敬
重。好吧，那我就以鞠躬的姿势，
俯向大地。

当花生们都完成入住后，我
和母亲站在地头，审视我们的劳
动成果。母亲微笑着，我知道，她
一定是说，花生啊，你们睡吧睡
吧，秋天我来接你们回家。而我，
只想对这片大地和大地拥抱的所
有种子祝福：春安！

种下一粒花生
♣ 曹春雷

♣ 耿艳菊

行书对联（书法） 尚洪涛

万古邙岭脚下
百里洛河拐弯处
隐藏着一个小小的村庄
像岭上藤影的摇曳一样羞涩
像风中燕雀的轻啼一样低调

这是怎样的一处名人故居
只剩那枝杈遮掩的半扇院门
只剩那风雨飘摇的两孔土窑

唯有你上学走过的小路
仿佛在默默铺展着什么
几位乡亲的热情解说
填补着寻游者难得的慰藉

俄而向北登上岭顶
一幅画卷扑入眼帘
这不就是你的大作吗
——大河上下 浩浩汤汤

耳边飘来雄浑的歌唱
岭上的花草顿然明艳
壮美的河山处处是家
小小的焦湾
依然让人眷念

常香玉故里
董沟 南河渡 河洛镇
无论区划名称怎么变化
只须提你的芳名便一路通达

一眼古井 两棵黑槐 四孔窑洞
无论多么狭窄 简陋
想起你顿觉舞台如画 掌声雷动

何须再问“你家在哪里”
就在这椿树下
就在这土坡旁
就在这邙山头
就在这黄河边
这片厚重神奇的土地
让多少寻游者眼眶湿润

谢瑞阶故居（外一首）

♣ 韩明欣

诗路放歌


